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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匯
的
﹁
尋
味
時
光
﹂
宣
傳
活
動
，
不
敵
網
民
聲

討
，
終
以
﹁
不
想
破
壞
社
會
和
諧
﹂
這
藉
口
叫
停
，

中
途
泡
湯
。

領
匯
在
商
言
商
，
它
的
行
為
只
能
以
利
益
去
拆

解
，
至
於
企
業
良
心
、
本
土
情
懷
，
如
果
它
認
真
起

來
就
是
輸
了
。
不
過
港
人
對
屋
㢏
的
心
理
依
附
，
不
單
是

個
生
活
和
長
大
的
地
方
那
麼
簡
單
，
且
幾
已
提
升
至
鄉
土

情
懷
層
次
。
這
不
是
我
說
的
，
是
一
位
馬
來
西
亞
華
裔
朋

友
說
的
。

這
朋
友
是
培
訓
專
家
，
近
年
長
居
香
港
，
太
太
是
瑞
典

人
，
日
常
接
觸
很
多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人
士
。
他
來
自
馬
來

西
亞
一
條
鄉
村
，
有
時
會
提
起
他
那
條
村
出
了
個
幾
星
大

將
軍
、
某
企
業
領
袖
，
就
像
我
們
說
蘇
屋
㢏
出
了
許
冠
文

幾
兄
弟
、
勵
德
㢏
出
了
軟
硬
天
師
一
樣
。
他
說
，
他
們
一

群
鄉
下
仔
長
大
了
，
到
吉
隆
坡
、
新
加
坡
、
香
港
、
北
京

或
其
他
城
市
工
作
，
有
時
放
假
便
會
回
去
鄉
村
，
等
於
我

們
的
年
輕
人
搬
去
了
旺
角
或
者
灣
仔
，
放
假
就
回
去
屋
㢏

﹁
省
親
﹂，
看
阿
爸
阿
媽
和
飲
湯
。
不
同
的
，
是
我
們
出
身
的
屋
㢏
﹁
故

鄉
﹂，
都
陸
續
給
拆
掉
了
，
或
變
樣
了
，
成
為
一
種
奇
異
的
鄉
愁
。

其
實
不
單
公
共
屋
㢏
，
一
些
歷
史
較
悠
久
的
私
人
屋
苑
，
像
美
孚
新

㢏
和
太
古
城
，
也
開
始
變
為
一
種
﹁
鄉
下
﹂，
不
是
指
它
們
落
後
古

老
，
而
是
說
它
們
已
成
為
幾
代
人
的
根
。
許
鞍
華
的
︽
男
人
四
十
︾，

梅
艷
芳
和
丈
夫
張
學
友
就
是
住
美
孚
，
默
默
承
受
生
活
的
煎
熬
，
每
天

上
落
美
孚
的
平
台
，
無
奈
地
上
班
、
買
菜
。
最
近
大
熱
的
︽
桃
姐
︾，

如
果
我
沒
看
錯
，
許
導
演
也
用
了
美
孚
作
背
景
。
美
孚
遲
暮
但
歷
久
不

衰
，
至
今
仍
是
九
龍
市
區
住
宅
交
投
指
標
之
一
；
很
多
人
移
民
多
年
之

後
回
港
，
仍
堅
持
回
去
理
髮
和
看
街
坊
醫
生
，
足
見
﹁
原
鄉
情
濃
﹂。

太
古
城
因
為
管
理
得
宜
，
較
少
遲
暮
氣
，
但
新
一
代
中
產
很
多
都
在
太

古
城
康
怡
長
大
，
很
期
待
看
一
些
以
那
邊
作
﹁
鄉
下
﹂
的
作
品
。

港
人
多
不
熱
衷
運
動
或
戶
外
活
動
，
除
了
上
學
上
班
，
一
生
大
可
只

在
家
居
、
商
場
、
酒
樓
、
快
餐
店
中
渡
過
，
屋
㢏
屋
苑
就
是
故
鄉
，
給

我
們
的
感
情
多
一
條
出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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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屋㢏作家鄉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工
作
堆
積
如
山
，
伏
案
傷
神
。
某
夕
，
忍
不

住
擲
筆
，
罷
罷
，
打
開
電
腦
看
一
齣
緊
張
刺
激

的
電
影
吧
。
看
了
一
會
，
索
然
無
味
。
何
以
解

壓
？
何
以
解
心
頭
之
煩
？
目
光
一
掃
，
就
掃
到

書
櫥
那
列
金
庸
小
說
。
於
是
取
出
︽
射
鵰
英
雄

傳
︾。不

！
不
能
看
！
為
什
麼
？
金
庸
十
四
部
武
俠
小

說
，
原
版
、
修
訂
版
、
三
修
版
，
都
已
看
了
。
每
一

次
看
，
都
是
廢
寢
忘
餐
，
如
吸
鴉
片
，
不
能
看
的
；

雖
可
解
壓
解
煩
，
但
會
疏
於
正
事
，
所
以
，
不
能
看

的
不
能
看
。
但
終
於
翻
開
第
一
頁
，
至
此
，
便
不
能

停
下
來
。

上
課
時
，
學
生
每
要
我
介
紹
一
些
書
，
一
些
怎
樣

才
可
以
進
補
那
手
拙
劣
中
文
的
書
。
我
就
說
：
誰
看

過
金
庸
？
八
○
年
代
後
期
、
九
○
年
代
初
的
青
春
頭

顱
，
大
都
搖
搖
頭
，
有
說
，
只
看
過
改
編
的
電
影
如

電
視
劇
。
我
說
：
怪
不
得
中
文
水
準
那
麼
低
落
。

想
當
年
年
少
，
就
嗜
看
金
庸
小
說
，
很
多
知
識
就

潛
移
默
化
進
了
腦
袋
，
中
文
寫
作
能
力
也
不
知
不
覺

流
進
了
血
管
。
那
時
，
還
愛
看
古
典
白
話
小
說
，
深

覺
文
字
清
通
，
比
看
一
些
現
代
小
說
，
更
為
入
心
。

現
代
一
些
小
說
家
，
混
雜
了
不
少
西
化
句
子
，
看
了
實
在
不
耐

煩
，
那
有
金
庸
和
一
些
古
典
小
說
那
麼
：
看
得
舒
服
！

很
久
以
前
，
看
了
劉
紹
銘
、
陳
永
明
編
的
︽
武
俠
小
說
論
卷
︾

上
下
卷
︵
香
港
：
明
河
社
，
一
九
九
八
年
五
月
︶，
喜
甚
。
諸

大
家
分
說
武
俠
小
說
的
沿
革
外
，
還
有
﹁
文
類
淺
識
﹂、
論
述

各
家
小
說
，
實
是
得
益
不
少
。
其
中
有
篇
黃
維
樑
寫
的
︿
童
蒙

可
讀
此
而
學
文—

—

金
庸
武
俠
小
說
語
言
的
抽
樣
分
析
﹀，
更

深
得
我
心
，
蓋
感
同
身
受
也
。

黃
維
樑
認
為
讀
金
庸
小
說
，
可
以
得
到
很
多
中
國
文
化
常

識
。
當
然
，
小
說
即
是
小
說
，
雖
是
真
有
的
歷
史
人
物
，
但
每

﹁
加
油
添
醋
﹂，
虛
構
的
不
少
，
若
然
據
此
而
當
是
歷
史
，
那
就

差
矣
。
但
由
金
庸
所
描
繪
，
卻
可
得
知
歷
史
的
梗
概
。
另
如
在

行
文
之
中
，
雜
了
不
少
中
國
傳
統
的
文
化
知
識
，
讀
之
必
有
所

得
益
。
至
於
文
字
，
黃
維
樑
說
：

﹁
金
庸
的
小
說
，
文
字
是
近
乎
文
言
文
的
語
體
文
，
則
眼
到

心
到
之
後
，
筆
下
寫
出
來
的
中
文
，
必
能
清
通
，
可
以
免
去
惡

性
歐
化
之
弊
。
﹂

不
錯
，
要
去
﹁
西
毒
﹂，
可
觀
金
庸
。
黃
維
樑
以
茅
盾
︽
子

夜
︾、
何
其
芳
︽
遲
暮
的
花
︾，
和
七
等
生
︽
余
索
式
怪
誕
︾
等

作
品
為
例
，
再
將
金
庸
小
說
中
的
句
子
，
改
為
西
化
，
兩
者
優

劣
立
見
。
如
︽
子
夜
︾
中
的
句
子
：

﹁
第
一
輛
車
的
司
機
輕
聲
地
對
坐
在
他
旁
邊
的
穿
一
身
黑
拷

綢
衣
褲
的
彪
形
大
漢
說⋯

⋯

﹂

如
︽
遲
暮
的
花
︾
：

﹁
我
聽
見
了
兩
個
幽
靈
或
者
老
年
人
帶
㠥
輕
緩
的
腳
步
聲
走

到
一
隻
遊
椅
前
坐
了
下
去
，⋯

⋯

﹂

這
種
長
句
，
西
化
嚴
重
，
詰
屈
聱
牙
，
窒
礙
了
文
字
的
流

暢
，
怎
能
吸
引
人
看
下
去
？
黃
維
樑
還
狠
批
七
等
生
︽
余
索
式

怪
誕
︾
的
句
子
，
既
夾
纏
不
清
又
費
解
。
但
，
這
些
都
是
所
謂

大
作
家
的
傑
作
呀
，
或
者
，
他
們
作
品
所
含
的
﹁
意
義
﹂
另
有

﹁
意
義
﹂
吧
，
那
才
受
到
批
評
家
的
力
捧
。

然
而
，
要
學
好
中
文
，
學
子
應
多
看
金
庸
，
和
未
受
西
化
摧

殘
前
的
白
話
小
說
，
或
可
挽
中
文
水
準
之
日
漸
低
落
。

為筆進補看金庸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清
明
之
日
，
攜
同
子
孫
，
到
羅

湖
沙
嶺
金
塔
墳
場
為
先
母
掃
墓
。

小
兒
子
駕
駛
有
兩
地
牌
小
汽
車

前
往
。
按
往
年
慣
例
，
清
明
日
禁

區
開
放
，
小
車
可
直
入
墳
場
近
羅

湖
火
車
站
旁
。
但
這
一
次
卻
被
交
警
攔

住
，
不
論
如
何
說
，
都
不
准
進
入
。
原

來
香
港
也
學
會
﹁
政
策
多
變
﹂，
即
廣

東
俚
語
的
﹁
一
時
一
樣
﹂
。
無
可
奈

何
，
小
車
只
好
折
回
上
水
，
大
伙
兒
再

乘
火
車
前
往
。

到
達
羅
湖
車
站
，
要
登
上
一
大
段
山

路
，
方
才
可
到
先
母
墳
前
。
去
年
來
時
，
不
覺
太

累
，
今
年
已
覺
體
力
大
不
如
前
，
氣
呼
呼
地
吃
力

登
上
，
真
的
是
歲
月
不
饒
人
也
。

今
年
攜
同
兩
歲
小
孫
子
前
往
，
我
在
墳
前
大
聲

說
：
﹁
媽
媽
，
今
年
我
已
攜
同
全
部
孫
輩
和
曾
孫

輩
前
來
拜
祭
您
了
。
﹂
說
罷
泣
不
成
聲
。
母
親
三

十
八
歲
早
逝
，
一
生
顛
沛
流
離
，
從
沒
一
天
好
日

子
過
。
貧
病
交
加
，
正
當
盛
年
，
便
只
因
今
日
基

本
可
以
治
癒
的
傷
寒
病
而
早
逝
。
今
天
兒
孫
輩
雖

非
大
富
大
貴
，
但
都
是
小
康
之
家
。
誰
都
可
以
供

養
老
媽
子
，
讓
她
過
好
日
子
，
可
惜
她
沒
有
這
個

福
氣
。

小
孫
子
也
十
分
乖
巧
，
聽
從
爺
爺
的
指
導
，
跪

下
並
雙
手
合
十
。
大
人
們
都
覺
得
孺
子
可
教
也
。

我
們
的
祭
禮
十
分
簡
單
，
只
備
鮮
花
香
燭
，
侄

兒
更
從
廣
州
帶
來
水
果
燒
肉
。
全
家
都
不
迷
信
，

從
不
燒
什
麼
冥
紙
之
類
。

這
一
天
我
穿
上
一
雙
多
月
不
穿
的
﹁
波
鞋
﹂，
大

概
由
於
久
不
穿
㠥
而
鞋
底
硬
化
，
居
然
在
上
山
時

﹁
甩
底
﹂，
實
在
十
分
狼
狽
。
勉
強
由
兒
孫
們
扶
下

山
，
到
住
在
大
埔
的
大
兒
子
家
中
，
換
上
他
的
一

對
皮
鞋
，
全
家
隨
後
往
大
埔
鄉
下
的
一
家
酒
樓
午

膳
。
此
酒
家
點
心
、
飯
麵
十
分
可
口
，
價
格
奇

廉
，
十
二
個
人
只
花
了
六
百
多
元
。

清
明
祭
奠
先
人
，
是
中
國
人
的
傳
統
美
德
，
與

迷
信
並
無
關
係
。
︽
論
語
學
而
︾
篇
：
﹁
慎
終
追

遠
，
民
德
歸
厚
矣
﹂。
正
是
這
個
﹁
民
德
﹂，
使
中

華
民
族
的
優
良
傳
統
得
以
持
久
。
今
見
許
多
違
背

倫
常
之
事
，
頗
為
慨
嘆
人
心
不
古
。
古
訓
有
不
少

是
好
的
，
應
予
發
揚
光
大
。

掃墓記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四
國
，
對
很
多
人
來
說
︵
不
單
是
外

國
遊
客
，
甚
或
本
土
日
本
人
︶
都
是
謎

一
樣
的
神
秘
地
域
！
它
獨
立
的
存
在
於

瀨
戶
內
海
，
毗
鄰
太
平
洋
，
與
日
本
本

州
好
像
很
接
近
的
關
連
㠥
，
有
所
蔽

蔭
，
卻
又
有
面
臨
浩
瀚
海
洋
嚴
峻
挑
戰
的
危

險
。現

今
的
四
國
，
由
日
本
四
個
縣
份
組
成
，

它
們
是
德
島
縣
、
高
知
縣
、
愛
媛
縣
、
香
川

縣
。
古
時
的
四
國
，
是
真
的
由
四
個
古
國
分

合
成—

—

阿
波
國
、
土
佐
國
、
伊
予
國
、
贊

岐
國
。
不
論
古
今
的
名
稱
如
何
變
更
，
四
國

的
民
風
物
茂
卻
是
一
貫
的
純
樸
、
歷
史
面
貌

仍
是
同
樣
的
豐
厚
。

旅
遊
四
國
，
不
需
要
太
多
的
規
劃
，
只
要

追
隨
㠥
各
個
歷
史
場
景
，
重
踏
先
人
足
印
，

便
已
是
一
趟
情
深
意
遠
的
難
忘
旅
程
。
還

有
、
還
有
那
得
天
獨
厚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教
人
回
味
無
窮

的
道
地
美
食
，
怎
不
叫
人
希
冀
、
嚮
往
、
渴
望
！

四
月
的
四
國
之
旅
，
原
意
是
要
追
逐
㝴
本
龍
馬
與
秋

山
兄
弟
的
歷
史
足
印
，
故
此
外
高
知
縣
的
高
知
市
和
愛

媛
縣
的
松
山
市
兩
個
地
方
是
必
遊
之
地
，
前
者
是
㝴
本

龍
馬
、
後
者
是
秋
山
兄
弟
的
誕
生
和
成
長
的
地
方
，
充

滿
㠥
這
些
歷
史
人
物
的
音
容
笑
貌
、
言
行
風
采
。
但

是
，
德
島
縣
的
鳴
門
市
有
聞
名
已
久
的
鳴
門
漩
渦
，
是

自
然
界
難
得
一
見
的
奇
景
，
香
川
縣
的
高
松
市
周
邊
有

安
藤
忠
雄
設
計
的
四
國
村
美
術
館
和
南
岳
山
光
明
寺
，

都
是
不
能
錯
過
的
精
彩
景
點
，
當
然
，
美
味
的
鯛
魚
料

理
和
贊
岐
烏
冬
更
是
行
程
中
不
能
或
缺
的
重
要
元
素

啊
！最

後
，
四
國
行
程
便
是
繞
㠥
這
個
小
島
兜
一
個
圈

圈
，
來
一
個
環
島
遊
。

四國環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年
輕
化
、
專
業
化
﹂
似
乃
現
代
衙

門
、
企
業
、
社
團
等
選
領
袖
的
必
要
準

則
。
然
而
，
每
換
班
之
際
﹁
維
穩
﹂
顯

然
仍
需
要
資
深
者
留
任
帶
領
新
班
子
，

所
謂
﹁
經
驗
老
到
﹂
是
為
之
最
。
一
個

團
隊
也
好
，
一
個
社
會
也
好
，
正
如
三
月

﹁
兩
會
﹂
時
，
國
家
領
導
稱
﹁
團
結
穩
定
是

福
，
折
騰
分
化
是
禍
﹂。
﹁
團
結
﹂
最
重
要
，

團
結
是
力
量
呀
！
一
位
領
袖
要
成
功
駕
馭
團

隊
，
被
公
眾
認
同
，
請
記
住
﹁
彎
腰
側
身
，

放
下
身
段
，
學
會
謙
卑
。
﹂
不
驕
傲
，
會
謙

卑
，
自
然
有
民
望
。
和
諧
團
結
，
成
功
有
望

矣
！上

周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訪
粵
，
朱
小
丹

省
長
率
一
眾
官
員
會
見
並
宴
請
中
總
團
。
原

籍
江
蘇
在
廣
東
成
長
，
耳
順
之
年
的
小
丹
省

長
，
出
身
於
共
青
團
，
擅
長
與
青
年
朋
友
打

交
道
。
小
丹
省
長
很
念
舊
，
看
到
該
團
榮
譽

團
長
霍
震
寰
時
，
公
開
表
揚
小
霍
在
青
年
聯

會
至
今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愛
國
丹
心
一
片
，
仍

然
青
春
常
駐
。
談
到
番
禺
南
沙
要
打
造
建
設

為
新
廣
州
的
構
想
，
前
景
一
片
秀
麗
時
，
小

丹
省
長
不
忘
一
再
表
揚
中
總
已
逝
的
老
會
長

霍
英
東
，
早
在
南
沙
投
巨
資
高
瞻
遠
見
哩
。

省
長
侃
侃
而
談
，
展
望
大
計
，
不
忘
暢
誼
。
最
難
得
的

是
在
如
此
重
要
的
場
合
，
當
提
到
粵
港
合
作
要
有
計

劃
，
要
落
實
進
行
，
不
希
望
只
是
組
﹁
啖
荔
團
﹂，
吃
完

講
完
，
還
要
記
得
跟
進
落
實
時
，
省
長
輕
鬆
地
說
：

﹁
芬
姐
一
講
到
吃
荔
枝
便
開
顏
。
﹂
嘩
，
數
十
年
前
，
小

丹
先
生
在
從
化
當
縣
委
書
記
邀
請
過
芬
姐
組
團
啖
從
化

出
名
荔
枝
。
今
天
貴
為
省
長
的
他
還
提
到
那
些
年
的
陳

年
往
事
，
令
芬
姐
感
動
不
已
。
香
港
客
人
熱
情
地
向
小

丹
省
長
敬
酒
，
爭
相
拍
照
留
念
，
主
人
如
﹁
黃
大
仙
﹂

有
求
必
應
，
連
小
感
冒
也
霍
然
而
癒
了
。
觀
乎
他
領
導

下
的
團
隊
，
有
大
家
熟
悉
的
唐
豪
秘
書
長
，
港
澳
辦
主

任
廖
京
山
，
金
融
辦
周
高
雄
、
王
東
副
市
長
、
省
經
濟

信
息
化
委
副
書
記
戚
真
理
、
省
人
力
資
源
副
書
記
陳
康

團
、
外
經
貿
巡
視
員
梁
桂
萱
、
省
發
改
委
副
主
任
魯
修

祿
和
省
工
商
局
丁
文
副
局
長
等
。
小
丹
省
長
想
得
真
周

到
，
幾
乎
把
整
個
政
府
各
部
門
都
帶
來
了
。
觥
籌
交
錯

當
然
不
會
錯
過
交
換
商
情
意
見
了
。
丁
文
副
局
長
之
夫

人
盛
㠒
一
本
大
作
最
近
獲
獎
。
我
向
丁
文
副
局
長
敬
酒

請
他
向
夫
人
轉
達
我
祝
賀
之
意
。

和諧團結 成功有望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一
對
青
梅
竹
馬
的
恩
愛

夫
妻
，
最
愛
拍
拖
駕
㠥
電

單
車
四
處
兜
風
，
最
大
心

願
到
神
州
大
地
自
駕
遊
，

可
惜
一
切
不
能
如
願
。

多
年
前
丈
夫
患
上
癌
症
不
能

上
班
，
太
太
愛
夫
情
切
放
下
工

作
四
出
找
尋
良
方
。
真
箇
患
病

夫
妻
多
折
磨
，
為
丈
夫
睡
得
舒

服
一
點
，
買
了
一
張
冇
牌
子
、

好
一
點
的
床
，
誰
知
新
床
有
如

陳
年
舊
貨
，
商
標
也
掉
了
，
追

究
下
，
老
闆
答
上
一
句
：
﹁
你

很
喜
歡
那
個
商
標
嗎
，
我
送
你

貼
滿
整
張
床
都
可
以
！
﹂
床
身

不
穩
固
，
每
次
轉
身
都
有
聲

音
，
多
次
上
門
修
理
，
又
要
丈

夫
起
來
，
總
之
丈
夫
睡
得
不
安
，
太
太
痛

在
心
裡
責
怪
自
己
辦
事
不
力
。

病
久
了
，
男
女
雙
方
家
人
﹁
零
﹂
支

持
，
為
了
不
要
子
女
擔
心
，
太
太
將
重
任

統
統
背
在
身
上
，
連
自
己
心
臟
有
問
題
也

不
顧
。
丈
夫
離
世
之
時
，
一
直
緊
握
太
太

的
手
。

喪
禮
後
，
一
張
遺
照
使
太
太
極
度
困

擾
，
老
人
家
指
令
一
定
要
掛
在
家
中
，
太

太
不
願
意
，
怕
勾
起
串
串
心
酸
回
憶
，
家

族
群
起
指
責
無
情
！
我
深
明
箇
中
壓
力
，

抗
拒
無
效
下
，
可
以
想
想
其
他
辦
法
，
例

如
告
知
家
人
，
醫
生
稱
掛
遺
照
可
能
會
影

響
自
己
的
情
緒
和
健
康
，
繼
而
放
大
一
張

一
家
人
歡
樂
時
光
的
彩
色
照
片
，
掛
在
當

眼
處
，
家
中
氣
氛
會
大
不
同
。

喪
偶
是
人
生
的
頭
號
衝
擊
，
要
經
過

﹁
震
撼
期
﹂
，
拒
絕
接
受
現
實
，
易
哭
；

﹁
重
組
期
﹂，
失
去
自
信
、
能
力
感
較
弱
；

最
後
達
至
﹁
穩
定
期
﹂，
回
復
正
向
思
維
及

定
立
人
生
新
目
標
。
喪
禮
最
大
目
的
，
就

是
要
在
世
者
明
白
一
切
已
告
一
段
落
，
大

家
要
收
拾
心
情
重
投
正
常
生
活
。

我
勸
太
太
做
好
家
中
﹁
大
隊
長
﹂
的
角

色
，
代
丈
夫
帶
領
子
女
活
出
未
來
，
未
來

一
定
有
再
見
的
一
天
。

走出陰霾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常去上天竺，所以認識了胡。他租了一間天竺
路上的門面房，做茶葉茶器生意。注意到他的門
面，是因為門上掛㠥的一幅字，這幅字是桐鄉一
位很有名氣的大和尚寫的。「茗心齋」，就是這幅
字，這三個字。
茗心齋不大，開放式的櫃㟜鋪滿了三個牆壁，

一隻陳列櫃佔去正中的空間，還有一個可供五六
人品茗的茶台擁擠地靠㠥一隻書櫃，只剩下一條
細窄彎曲、羊腸小徑般的過道供來客賞玩茶器和
選購茶葉了。有時候坐在他那裡賴㠥不走，是為
了休息，還為了討口水喝。
我總是從天竺山上下來的時候走進茗心齋，累

了，也渴，恰好這裡是一個舒適的小憩之處，他
又常常對來客說，坐下來喝杯茶，我就不客氣
了。
我喜歡把玩那些小小的茶器，紫砂壺，或者茶

盞，有汝窯的，有哥窯的，或者是日本式樣的粗
陶的。這些精緻的小東西，總是讓我流連忘返，
然後就忍不住買了。買了一件又一件。茗心齋的
主人是體貼的，總問，你家裡這些東西很多了
吧。——是在勸我不要這麼貪婪，這是不必要的。
這樣的店主很難遇到。
胡是佛子，從他店內書櫃上陳列的書可以看出

來，除了關於茶和瓷器的，就是佛教方面的書
了。在天竺路上租賃店面經營生意的人，多是佛
子，都十分和氣友善，做生意不是強拉強賣，而
是慈心善意交朋友，善待每一次緣分。有成交的
機會固然美，沒有成交機會也美，相遇總是緣
分；有緣總該讓它成為善緣，而不是交惡。
可是店面房的租賃方似乎有意和他們交惡，整

條天竺路上的房租都漲了，漲了好幾倍。這不是
一個繁榮的街市啊，比不得河坊街的。靈隱寺遊
人固然多，摩肩接踵的，可是走進天竺路上的訪

客並不多，他們也艱難的。如此漲價，生意做不
下去了啊。那段時間，很多門面房的玻璃窗上貼
了抗議書，抗議租賃方黑心違約漲價。然而，由
不得自己，漲價的事情改變不了，大家都陸陸續
續搬了，於是玻璃窗上又貼了搬遷告示告知新
址，並附加了很多珍惜緣分沉痛又溫馨的告別
語。
現在，天竺路冷清了，門面大都大門緊閉。
胡也搬了，只是和其他遷入市區的人不同，他

從門面房搬到了門面房後面的當地農民房裡了。
他的新址，要多走幾步路，多拐一個彎，還要上
一段樓梯，沒有什麼商業告示牌或者路標之類，
藏藏掖掖地躲在了天竺路的後面。這裡不屬於天
竺路的商業用房，是當地農民自己的房子，房租
少，更沒有那麼多管束和折騰。可不在街面，生
意大約也沒法和以前相比了吧。較之以前，茗心
齋徹底沒有了商業氣，像是一個收藏茶葉和茶具
的地方，像是隱居了。
我也是那不捨緣分的顧客之一，按㠥他們的告

示圖找到了新址。那天，居然沒有一個顧客，他
和他的妻子一起接待了我。我們瞎聊㠥，聊到了
「無常」。他講起了另一個顧客的故事，這個人的
丈夫事業成功，生活富裕，他們還有一個八歲的
活潑可愛的女兒，生活十分如意圓滿。在她生日
這天，她的丈夫和女兒出門為她買生日蛋糕，卻
突發車禍雙雙身亡了。她一直不肯相信，也不
哭，說他們只是替她買生日蛋糕去了，就會回來
的。也許突然門鈴一響，就看到他們提㠥蛋糕站
在門前了。她一直沒有倒下去，還是如同往常一
樣來他店裡喝茶聊天，平淡地提到丈夫和女兒去
了另一個世界，不久就會回來的，她在等他們。
——這脆弱的心靈以不相信無常的姿態抗拒㠥悲
劇，讓自己停滯在車禍發生之前，再不肯往下走

一步了。
胡並不是喜歡閒聊的人，他怎麼提到這件事情

的呢。那天下午，他陪同鄉去兒童醫院為同鄉的
孩子看病，恰遇一起醫患糾紛，一個2周歲的孩子
在醫院莫名其妙去世了。家長在醫院門前拉了橫
幅靜坐抗議，請院方給一個合理合法的交代。
我說，現代人受到的污染太嚴重了，很多女人

不會生孩子，即使勉強生了孩子，也是不健康
的，突然發病就去世了。
「我們去兒童醫院，排隊兩個小時，可是醫生

幾分鐘就把我們打發了。我的同鄉是從鄉下過來
的，到杭州要好幾個小時哩。這麼看病，感覺他
們很草率，心態總是不平衡的。何況還遇到這麼
可憐的事情，小孩子只是在醫院吊鹽水，突然就
死了。」說到這裡，他突然對他妻子說，「我以
後要是突然沒有了，你要好好活㠥，世間的無常
太多了，要多觀無常。」
「他這麼說，你肯定會不高興吧，多不吉利

啊。」我問他妻子。
「他總是這樣的啦，我都習慣了。我們談戀愛

的時候，他就這麼說了。」他的妻子回答。
「我是學佛了才能夠聽這些不吉利的話的。以

前，我一點都不喜歡聽。佛語常常就是喪氣話，
給人澆冷水的。你從戀愛時候就聽了，可見你很
喜歡他。」我說道。
「我說的是真的。我自己是沒有問題的，活㠥

一天，肯定會照顧你一天。可是哪天我突然不在
了，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想㠥我會突然回
來。人世真是太無常了。」他對她說。
這是一份怎樣的理智呢，佛總是有這樣冷冰冰

的理智，講㠥亙古不變的道理，讓人無法接受。
人還健康的，人還活潑的，人還生龍活虎的，可
是突然遭遇什麼無法預料的事故，無法解釋的偶

然，必然地撒手人寰，突然去了，留給活㠥的人
無限的悲慼。活㠥的，你要好好活㠥啊。他只是
這麼叮囑，其實是無限的愛意啊。
「我這麼給她說，是希望她懂得好好愛護自

己。女人容易缺乏安全感，所以很貪愛很執㠥。
愛得無力了，只好利用自己的虛弱去霸佔自己的
愛人。貪愛並不是真愛，是自己內心虛弱、愛無
力的緣故，也是缺少獨立性。」
學佛的人常常講喪氣話，聽起來不好聽。較之

常人，是逆向思維的，神經叨叨的感覺。可是念
叨無常的愛情，明明就是永常的愛情，它教會自
己愛的人，要懂得愛自己。
「如果我先你而離開了，你要繼續好好活㠥。」

並且還是鄭重的許諾，「今生，我對你不離不
棄，我會一直照顧你。」
今天我又去他們的店裡了，店內無人，等候了

半個小時，主人依然未歸。這店門向遊人和過客
如此之久地洞開，不擔心那些可愛的茶具被人順
手牽羊嗎？尤其還有那麼一罐罐產自天南海北的
好茶。
我在院子裡轉悠㠥，看見門前的黑板上寫㠥，

「世間無常，我們要以寬厚、溫暖、謙卑和柔和的
心態面對當下，面對每一個有緣相遇的朋友。」

無常愛情是永常

■論說武俠小說，這書

值得一看。

作者提供圖片

■愛情無常，珍惜當下。 網上圖片


